
百家人文周刊 2026年6月7日 / 星期日
责编 吴小攀 熊安娜 / 美编 丘淑斐 / 校对 林霄

hdzk@ycwb.com
A7

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

羊城晚报：《广东人物传·入粤卷》

被誉为“首部广东入粤人物百科全书”，

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陈泽泓：首先要说明，这一说法并
非我提出，并不准确。我将《广东人物
传·入粤卷》定位为“群体人物传”，以入
粤为主题的群体人物传早有先例，我与
李小松先生1994年合著的《历代入粤
名人》便是早期著作，因此不能称新作
为“首部”。若论开拓性，本书的准确定
位，应该是“首部辞典式入粤人物传
记”——讲究条目体体例，兼具真实性、
学术性与权威性，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
传，标准更严苛，也更能凸显本书的体
裁特色与学术价值。

羊城晚报：张荣芳教授在序言中评

价《广东人物传·入粤卷》比《历代入粤

名人》“更上一层楼”，提升是否主要体

现在学术性方面？

陈泽泓：旧作《历代入粤名人》共
72篇、立传75人，约35万字；新版《广
东人物传·入粤卷》增至188篇、立传
189人，篇幅达80余万字，内容体量更
为厚重。核心提升在于编写理念与学
术规范。《历代入粤名人》文学色彩较浓
厚，《广东人物传·入粤卷》侧重学术价值
挖掘，史料搜集范围大幅拓展，以正史、
地方志、碑铭、传主文集及日记为核心，
兼采历代权威人物传集。从体例上，《历
代入粤名人》无引文出处、参考文献与脚
注，学术支撑不足；而《广东人物传·入粤
卷》补齐注释、引文标注与参考资料，坚
守“不作无本之论、不说无据之语”的原
则，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成理。

羊城晚报：“入粤人物”如何界定？

陈泽泓：“入粤人物”特指籍贯非广
东的外来人士，即便长期在粤生活仍归
入此类。如南越国赵佗坐镇岭南六十
年、年逾百岁，但祖籍河北，依旧列为入
粤人物。本书界定依照现行广东行政
区划，历史上曾属广东如今划归广西、
海南等地的人物，也纳入收录范围。

羊城晚报：您在后记提到，将在《广

东历代名人传略》及续编基础上整理粤

籍人物传集？

陈泽泓：三十年前我出版《广东历
代名人传略》《广东历代名人传略续集》，
两部合计六七十万字。《广东人物传·入
粤卷》问世后，我计划依托前作编撰《广
东人物传·广东卷》，专门收录粤籍本土
名人，与“入粤卷”形成完整互补。

古之循吏体现的价值坚守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统计过，这部

书的撰写中使用了多少方志类的材料？

陈泽泓：撰写过程中，我主要使用
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
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这套书收录了
433种历代方志文献，涵盖省通志、府
州志、县志三大类别。在查阅、选录时
是有分层的：省志、府志、县志层级不
同，收录人物的标准也有高低之分。能
在省志中留名的人物，影响力层次更
高；而在县志中被认为值得一记的人
物，按照本书的容量，就不一定能全部
收录。

羊城晚报：本书为何大量收录地方

官员？

陈泽泓：书中大量收录地方官员，
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政绩

观。古今政绩观的标准固然不同，但应
当存在通用的、正确的史观。古代有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
说，正是传统吏治的价值坚守。旧时百
姓为良吏敬献万民伞、离任时含泪相
送，甚至集体上书请求留任，那些知府
之所以能在地方留名，确实是民心所
向。循吏中如宋璟这般治政有功却拒
立碑颂德的官员，坚守为官本心，值得
后世推崇。

羊城晚报：挖掘方志中“名气不显”

的循吏（“好官”）有何价值？

陈泽泓：原因有二：一是人物互补，
正史收录的岭南人物极少，而方志正好
补充了大量正史无传的基层官吏和地
方名士；二是事迹补充，正史往往只记
核心履历，方志则详细记载了基层人物
的政绩、教化贡献和民间事迹，这些都
是正史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史从论出”与“论从史出”

羊城晚报：从“入粤者”的视角可以

看到岭南文化怎样的形成过程？

陈泽泓：包容性与多元融合是岭南
文化最鲜明的特质，这种融合主要来自
三大块：一是本土的百越文化，这是岭
南文化的底色；二是岭北各种地域文化
的影响，不能简单归为中原文化，河南、
山西中原文化之外，江南文化、楚文化
对广东影响深远；三是海外文化，这是
广东面向海洋的天然优势。这三块融
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岭南文化。
从“入粤者”这一视角，才能真正看到岭
南两千年文明交融的状态：朝代分布
上，唐代后入粤人物数量持续攀升，清
代达63人，越至晚清近代，入粤人物对

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越深刻，并非
在岭南文化成熟后便趋于弱化；籍贯
来源上，宋以前入粤者多出自河南、
河北，明清以江浙人士为主，地域来
源广泛，带动岭北多元文化入粤交
融；海外交流层面，本书收录 9 位外
籍人物，来自美国、印度、意大利、英
国等多国，以宗教人士居多，他们在
医疗、教育领域推动了岭南社会近代
化进程。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
性，离不开历代入粤人士的贡献，他
们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功不可
没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羊城晚报：您最初研究古建筑，后

来为何转向入粤人物研究？

陈泽泓：做这一研究，纯粹是“无心
插柳”。早年函授毕业，空闲时间多了，
我想做点研究，便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只研究物，不研究人；只研究死物，不
研究活物。”当时我觉得研究人太复杂，
研究物肯定容易些，于是便铆足劲在做
古建筑。转折发生在1992年。当时
李小松先生患病，邀请我续写《历代入
粤名人》一书。我与李先生是忘年交，
不好推辞。在他37篇约10万字书稿
的基础上，我续成至72篇，共20万
字。后来，执行主编岑桑先生来信，说：
“历代入粤名人书稿，文笔和内容都较
弱。”——这话说得很斯文，实际上就是
不过关。他接着问：“不知您可否认真
修改一次。”我只能勉力而为，通过修
订、重写、新作，最终成稿82篇，为92
人立传，总计35万字。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初，找书很不容易。为了查资料，
我老往省地方志办公室跑。资料处处
长经常见到我，便说：“你这么用心，要
不要调到我们这来？”就这样，我被调去
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

的方志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所以
说，这事是“歪打正着”，但这些年受到
了熏染，深觉治学之意义深远，自当尽
心尽力。

羊城晚报：在史学研究上，有“史从

论出”和“论从史出”的说法，您怎么看？

陈泽泓：“史从论出”还是“论从史
出”，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很简单——
没有史实，怎么能得出结论？按这个逻
辑，应该是“论从史出”。但我这些年做
地方志，慢慢有了新的体会。我想说的
四个字是“实事求是”——“实事”是还
原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实”；“求是”
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真理、规律、道理，也
就是所谓的“史论”。从这个角度看，无
疑是“论从史出”；但在传统正史中，也
难免存在“史从论出”的问题。地方志
必须“存真求实”——老老实实把事情
真相写下来，任务就完成了，不需要进
一步提炼出“是”。具体到《广东人物
传·入粤卷》的编纂，我是用地方志的原
则，做一本“存真求实”的书。

三十载沉潜，
做一本“存真求实”的入粤人物传记书

近日，一部为“入粤
者”立传的83万字厚重
之作——《广东人物传·
入粤卷》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作者是方志
学家陈泽泓。

已近耄耋之年的陈
泽泓，当过印刷厂的工
读学生、海南兵团知青，
在学校站过讲台，在机
关批过公文，在工厂摸
过机器。大学中文专业
函授毕业，年近花甲方
入修志一行。“我只有一
个本事，那就是‘业余学
习’的能力。”陈泽泓自
豪地说。

从“半路出家”时立
誓“只研究物，不研究
人”，到三十载沉潜终
成八十余万字人物长
卷；从“存真求实”的修
志笔法，到“当官要为
民做主”的古今政绩观
审视，陈泽泓道出了一
部人物传背后的史心、
史识与史德。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志勇

在雅典遇见孔子

二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在
雅典集市上与人交谈，探求真
理，即所谓的“苏格拉底对话”，
或“苏格拉底辩论”，经由柏拉
图书写，成为西方哲学求真传
统的基石。

我们在雅典的这几天天气
都不好，更加让人感到整个城市
都是一片废墟景象，在这废墟最中
心的位置是苏格拉底曾经漫步的
古代市场Agora。我们决定去看
市场的时候，沿着一条较为古老的
路向山上走，但不是卫城的方向。
首先经过哈德良图书馆，哈德良是
古罗马五贤君之一，在土耳其和雅
典都有不少他的遗迹。图书馆如
今仅存轮廓，但依然可以想见当年
曾是学术重镇。

再往上走到古罗马的市场，
只余三根柱子的大门占满天空，
这时注意到雅典的风——柱子
不动，而旁边的橄榄树犹如暗绿
色的波涛涌动，雅典的风是橄榄
树的形状。

走上人迹罕至的土路，远远
看到一座神庙，正在拍照片之
际，一位雅典大娘停步问我，你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
Agora，她说这是古雅典人的Ag-
ora，而不是罗马人的Agora。没
想到两千年过后，雅典人还有这
么强的民族自尊。这个 Agora，
就是古代雅典鼎盛时期，苏格拉
底与人论辩之地。

在旷野般的废墟中，意外看
到了孔夫子和苏格拉底两座青
铜塑像，相向而立，看说明是中
国政府的赠品，这是跨时空的交
流吗？青铜塑像周围一片苍凉
的景象，阴郁的天空下，远远看
到卫城遗迹，只听风声吹过，站
在空无一物的集市中，犹如站在
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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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阳光
●随手拍 文/图 任松岭

周日，深圳前海桂湾公

园 。 蓝 天 白 云 下 ，鲜 花 怒

放。母亲牵着我的小儿子，

沐浴在阳光下，畅享深圳“千

园之城”建设带来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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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我在上海师
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留
系工作。春节过后，我参加中
文系函授教学小组，赴安徽阜
阳从事上海知识青年函授面授
教学工作。

课余我常在阜阳街头闲逛，
在吃食摊上发现一种小吃，把皮
蛋剥壳后切成几小块，放入沸油
煎上几分钟后取出，加些佐料后
即可食用。皮蛋这种吃法，我闻
所未闻，品尝了几次，觉得又新
奇又可口，很喜欢。

我以后再未到过阜阳，但
我记住了皮蛋这种别致的吃
法，并将之称作“油汆皮蛋”，
当然，这是上海话的说法。光
阴似箭，五十年很快过去。日
前应邀到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加“谷兴云教授日记和师友
信札整理和研究”工作坊，不仅
与91岁高龄、精神矍铄的鲁迅
研究专家谷先生阔别畅叙，也
想起了五十年前吃过的“油汆
皮蛋”。

于是，我不揣冒昧，向工作
坊主持人提出，想再去尝尝“油
汆皮蛋”。没想到的是，阜阳的
同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
者，乃至谷先生本人，都不知道

“油汆皮蛋”，不但没吃过，听都
没听说过。

这使我大吃一惊，难道我
记错了？待我回到上海，阜阳
师大金星教授发来了喜讯。据
《阜阳味道》记载，阜阳确有一
道名菜“溜变蛋”，烧法与我记
忆中的“油汆皮蛋”相似，这就
对了。看来“溜变蛋”就是“油
汆皮蛋”，只是已经“登堂入
室”，成为阜阳的一道名菜了。

下次如再到阜阳，一定要
去品尝。

50年前的“溜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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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漫记》是邹德怀的第
二本书。他之前花63万元买了
一个瑞典企业家的三本相册，里
面翔实记录了1926年10月瑞典
皇太子在中国的旅行过程，里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菜单、门票、说
明书。照片出自多人之手，有专
业摄影师，有王子身边的随从，
还有购买的纪念照等。

邹德怀这本书里有一段关
于 1926 年的介绍，我觉得挺有
意思：“1926 年 1 月，奉系军阀
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冰释
前嫌，他们共同讨伐冯玉祥的
国民军。3 月 7 日奉系多艘军
舰在大沽口北岸登陆，国民军
将其击退，并用水雷封锁，6 月
12 日下午，日本派军舰掩护奉
军进入大沽口，大沽口从此被
封锁，日本、英国、美国、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
八国以荷兰公使为代表进入最
后通牒，要求国民军停止大沽
口到天津一带的战事，并且撤
出大沽口海面的水雷。”3月18
日中午是48小时最后通牒的截
止日期，随即爆发了“三一八”
惨案。

“三一八”惨案的结果也很
耐人寻味，一个是刘和珍等47人
当场遇难，第二是北京庚子赔款
委员会主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纷
纷南下，包括鲁迅也在1926年离
京南下厦门。

《东行漫记》里有个细节很
有意思：瑞典皇太子去参观北
大，那时候北大空无一人，因为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上海搞革命，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躲在六国
饭店不敢出来，北大国学院的很
多教授都被南方挖去，所以北大
没有人接待他。1926 年，群龙
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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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说过：“从前的日色变得
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
一个人。”

交通工具改变了时间的流速，更
改变了人与人物理与心理的距离。
想起绿皮火车时代，我人生第一次

“公务”出差，是跟印刷厂的一个师傅
去济南的出版社送在上海打好的“纸
型”，那时还是铅字印刷。返程时，因
为当时济南没有始发车，山东朋友派
出一个乘警，领着我从纵横交错的轨
道间跳跃，攀爬站台，上了绿皮火车，
安排我坐在餐车里等空座位。

正焦虑的时候，忽然看见列车停
靠泰山站，于是，我就下了车。正是
傍晚，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有位山东
大娘热情迎过来，挽着我说，闺女，去
我家的店，保准吃得好住得好。结
果，是一个简陋的小黑店。我拿外套
裹住潮湿的被子熬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拿着一张地图，一
根竹棍，去爬泰山。很幸运，看到太
阳从云海里跃出……下山的窄窄的
台阶走得腿软，看旁边的人拎着行李
拎着幼儿，自己就拿着钱包和一根棍
子。到了半山腰，两位男士坐在路边
喘息，问，上面有什么？我说，远远近
近，很多刻在大石块上的书法。那两
个人想了一会儿，说，你也算是帮我
们看过了，一起下山吧。结果，按照
我看到的地图上的提议，我们走的盘
山公路，沿途经常抄近路出溜下小山
坡，还进了一个农民小院子，在两只
大狗看护下喝茶。到山脚时，腿已经
不会打弯，感觉比下台阶累多了。

在旅店结了账，再上了一辆过
路去上海的绿皮火车，凌晨四点到
南京。天还没亮，也不能打扰人
家，安全的地方只有火车站，候车
室要检票才能坐在里面，于是，看
见站前有个小馄饨摊子，为了座
位，只好买一碗小馄饨，再续一碗，
耗到天渐渐亮起来……

陈泽泓：

去年 7 月应广州一所中学邀
请，给刚升入高中的孩子们做一场
通识写作的讲座，进行思辨启蒙，让
他们在思维上适应新阶段的写作要
求。这场分享的特别之处在于，家
长也一起参加。讲座结束后，不少
家长都加了我的微信，一位家长留
言说：“听过很多讲座，你是最合我
们胃口的一个，不因别人实力不济，
而是我们眼光太高了。”

倒不是想拿这个留言来炫耀，
让我受到触动的是那句“我们眼光
太高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
也是家长，当我换个身份以家长角
色坐到孩子的教室听分享时，确实
会对一切带着挑剔的眼光：你的观
念配得上这届年轻人和家长吗？

虽然从业已经二十多年，写过无
数文字，每年上百场讲座，可每次写文
章、上讲台、作分享的时候，这种“现代
人眼光太高了”的压力总会支配着我，
让我保持着一种紧张感，我的思考和
观点配得上读者和听众吗？这种接纳
与欣赏的磁场对一个“讲者”非常重
要，如果大家目光游离，一脸茫然，低
头看手机各忙各的，死一般的沉寂，讲
台上的人是根本站不住的。

感到幸福的是，我的讲座，我的文
章，我的“时评中国”系列，都得到了读
者热情的反馈，这种反馈让我看到，我
没有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观念水位，没
有成为让年轻人反感的“老登”。

槟榔致癌风险高、损害口腔
健康与消化系统；然而，孟加拉全
国1.72亿人口中，仍有近三成沉
迷其中，他们多是农村里文化程
度不高的中老年人。

我在孟加拉结识的朋友马祖
德尔，谈起家中一桩惨事时，语调
仍曳着难抑的悲伤：“我的三位至
亲，都是被槟榔直接或间接夺去性
命的。外祖父因长期嚼食槟榔而
患上口腔癌；他去世后，母亲便严
禁父亲再碰槟榔。可父亲已经嚼
食多年，积习难改啊！为了避免和
母亲正面起冲突，他只能在夜深母
亲入睡后偷偷嚼食。有一晚，他坐
在沙发上，正把裹着槟榔果的蒌叶
送入口中，忽然听见母亲起身的动
静，他急忙躺下，结果，槟榔果滑进
咽喉，堵塞气道，当场噎死。母亲
深感内疚，逢人便说：‘早知如此，
我就不该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一
年之后，她也在抑郁中离世。槟
榔，害了我们一家三条人命啊！”

在首都卡达的槟榔批发市
场，一筐筐蒌叶、一箩箩槟榔，铺
天盖地，堆积如山。可就在这繁
盛景象的背后，人们却对长期嚼
食槟榔的恶果视若无睹。

槟榔之害，不逊于孟加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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